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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思惟到不思惟

大家好，今天我又把一個問題，做重新整理。相信這樣整理過後，不只對各位在佛法上的修行，會比較有用；且在生活中，也會比較切合實際。所以還願意花一點時間，向各位報告。這題目主要處理的是：「思惟跟不思惟」的問題。

1.法鼓山的禪法：多偏於不思惟

數息、默照、話頭、直觀，
結果乃高不成．低不就，
且不方便應用於生活中。
我想在座各位，比較熟悉的禪法，是法鼓山這系列的禪法。這系列的禪法，如就「思惟跟不思惟」來做判斷的話，是偏向不思惟的。如數息法，就只能順著呼吸數數字。念頭起的話，根本不用管它，打的是什麼妄念；便得馬上截斷而回到方法。所以本質上，當屬於不思惟的。甚至說：離開方法，就是妄念。故只能安守在方法上，而不能作任何思惟、判斷。

又如參話頭，也只能將話頭懸著，而不能作任何思考。因為如思考了，就變成話尾，而非話頭矣！後來再教的直觀、默照，大致上都是不能思惟的。故很多人這一套學了、修了，最後結果呢？我的看法是高不成、低不就。

為什麼高不成呢？參話頭，不要說開悟，連要進入疑團，都很不容易。有的人打禪七，已打了好幾次，其實都還在數息邊緣爾！即使是參話頭，也只能逗留在「念話頭」的階段；根本起不了疑情，更何況成疑團呢？

默照，到最後也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在照，只懶懶散散的，變成懶禪爾！直觀，不知道該怎麼修？如果真修得好，下期「樂透」的號碼，大概就觀得了。去直觀一下，就不用這麼辛苦募款了？這是高不成。

低不就，主要是指修定不成。很多人用數息法，練了很多年，其實還很難突破至第四層次以上。只是妄想比較少些，而不能入定。雖有些人一知半解地自謂：已達成「統一心」了。其實「統一心」是什麼境界？他也不知道！因為有境界，便非統一心也。以上是謂：高不成，低不就。

還有這樣的禪法，其實很不容易應用在生活當中。因為我們活著，乃時時刻刻都要作思惟、判斷、抉擇。故如什麼都不思惟、不判斷，那怎麼去處理公司的業務？怎麼去待人接物呢？故大家雖都說：要將佛法，落實在生活當中。但這以「不思惟」為導向的禪法，卻是最難落實在生活當中。

其實，中國禪也是偏向不思惟，
比如：不思善．不思惡，是明上座本來面目。
頓悟者不多，著魔者卻不少。
這樣的禪法，其實不是法鼓山專屬的；因為中國禪的傳統，原就是這個樣子。比如《六祖壇經》中最有名的句子，就是「不思善、不思惡，是明上座本來面目。」不是就教我們不要思惟嗎？

學這套中國禪，而頓悟者有沒有呢？當然有！但比例上，應不會太多。比如在《景德傳燈錄》中，從南北朝的達摩祖師開始，到宋朝景德年間，共收錄了一千七百個公案。而一個比較出名的禪師，可能就占了很多個公案。又很多公案裡，其實只是應對之言，不見得都是開悟的公案。因此，在此期間真正稱得上頓悟者，大概只有幾百個。

以當時禪風之盛，一間大的禪寺，可能都有上千個禪眾，在那裡用功。而真正開悟的，卻只有幾百個。我們不要看公案，這個也開悟，那個也開悟，便以為開悟很容易。其實如用我的思考方式去算，比例竟非常的低。

尤其書上寫的都是開悟的公案，著魔發狂的沒寫。但事實上，著魔發狂的一定很多。我們知道：印順法師對中國禪，一向不太認同。據我揣摩，主要有兩個原因：第一是，他認為中國禪比較偏向真常唯心系，也就是如來藏的思想。而如來藏的思想與外道的知見，乃有很多似是而非之處；故正知見不明者，其實很難分辨。所以他對真常唯心系的禪法，就不是很認同。這是在思想上的不認同。其次，他一生所看到著魔發狂的人，遠比見性頓悟者多得太多了。這是於現象上的不認同。

這以「不思惟」為入手方便的大乘禪法，我覺得會有「倒果為因」的嫌疑。
故這以「不思惟」為入手方便的大乘禪法，我覺得會有「倒果為因」的嫌疑。為何是「倒果為因」呢？沒有錯，我也認定：不思惟，才是最究竟的。像原始佛教講的寂靜涅槃，乃不用再思惟矣；又如大乘佛法講到「無功用心」，也是不用思惟的。但這是果，而不是因。故如將之當作因去修，便稱為「倒果為因」也。

故雖以「不思惟」為究竟，卻不能以「不思惟」作為入手的方便。

比喻：a.無招勝有招
我們用世間比較淺顯的作比喻：
在武俠小說中的高手，到最後都能「無招勝有招」。但是這功夫，最初還是從有招式、有格局，慢慢去練的；而且要嚴謹地練很多年，到最後才能無招勝有招。如果我們只看到高手能無招勝有招，便去模擬他，一定會被打死的。

b.導航系統

第二、這以不思惟為究竟，套用現代科技的術語，乃稱之為「全自動、全方位的導航系統」。既全自動，當然就不用再意識分別，而能很精確地導向目的地。

關於飛機的導航系統，我不清楚；但是汽車的導航系統，我因用過了，故較清楚。欲導航，首先得設定目的地。其次，確認出發點；其實出發點，不設定也沒關係─因為GPS很快就會知道：你現在位於何處？第三、有了起點和終點，再來就是路徑規劃。

關於路徑規劃，其實是有選擇性的：要不要上高速公路？或者乃選擇距離最短的路徑。待路徑規劃好之後，還要有GPS來定位，才能導航也。

故雖能夠自動導航，但事實上，先前的準備工作，其實是蠻多的。比如定位用的GPS，現已發展至第三代，定位的時間既快、且準。我最初用的大概是第一代的，所以總嫌它太慢了，或常抓不到信號。

其次要導航，也要有導航地圖。目前較流行的，乃是PAPAGO；還有「路易通」和「導航大師」等。「路易通」和PAPAGO，我都有；但卻非最新的版本。

所以雖號稱是「自動導航」，但導航地圖還得不斷地更新；還有GPS也得代代提昇。而這些都是思惟的結果，那可能不思惟呢？

小結

所以，一定要以「思惟」做基礎，才能達到「不思惟」的境界。

2.原始佛教的禪法：

八正道中：有正見．正思惟。或者聞思修，乃更注重思惟也。

甚至最後，也是強調「正念」，而非「無念」。

如果我們回頭看原始佛教，則原始佛教更注重的是思惟，而非不思惟。如講到智慧法門，得從「聞、思、修」入手。又如「八正道」也是一樣，第一是正見，其次是正思惟，而非不思惟。甚至到最後，是從「正念」到正定，而非無念也。

云何在原始佛教中，強調的是正思惟，而非不思惟？這首先得從「正見」講起。大家聽到目前為止，都知道：正見的大原則，就是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，或者稱為「三法印」–諸行無常、諸法無我、寂靜涅槃。或者以緣起無我，為實相印。總之，正見是一個比較「形上」的大原則。

云何為「正思惟」？從正見而作的思惟，即所謂「如理思惟」。

有了正見之後，順著正見而作的思惟，即是「正思惟」。就像原始佛教所謂的「如理思惟」。但是只這麼講，其實是不夠清楚的。

如更詳細，則可謂：作「如何將正見落實運用於生活中」的思惟。

若更明確地講：則云何將「正見」落實運用於生活當中，乃稱為正思惟。因為正見是一個形上的大原則，其如何實踐於形下的生活當中呢？

故如何以「無常、無我」的法印，來規劃我們的生活方式、生活細節，來安身立命，來待人接物；來處理資生受用中，飲食、衣服、住宿等需求；來看待男女關係；來應對勞資關係等。都是「正思惟」所當處理的要務。

1.云何稱飲食為藥石
比如以「飲食」為例。各位知道，在中國佛教裡，乃把晚餐稱為「藥石」。其實，就佛法而言，非晚餐才稱為藥石，而是三餐都是藥石也。為何三餐都是藥石呢？

在戒律上，只有「藥犍度」，而沒有飲食犍度；然於「藥犍度」中，所規範的即是有關飲食的問題爾！為何將飲食，當作藥呢？因為就一個修行人來講，飲食不是為了貪圖美味、為了奢侈享受而吃的；也不是以之拿來炫耀，我有錢；或者喜歡歐式餐廳、異國情調。不！飲食乃只為治病。治什麼病呢？治饑渴的病。而病了，就無能力修行矣！因此，不是只有晚餐才稱為藥石，而是三餐都是藥石也。

2.修行人對錢的看法

如講到一個更現實的問題：修行人對錢的看法如何？對錢的看法，又分做兩種：一是怎麼去賺錢？二是怎麼去用錢？

會賺錢的，不只錢賺得多；且能於賺錢當下，修福修慧。而不會賺錢的，或錢賺得少，或於賺錢當下，造業犯罪。這些都是非常實際的，既要有「正見」的指導，也要有「世間」的技倆。

於是在「正思惟」過後，才能依教奉行，而有「正語、正業和正命」。

上合佛法，下益眾生；乃與「戒律」相應也
所以，我們也知道：釋迦牟尼佛剛成道說法時，其實並未制戒。但那時的徒眾，也不會犯戒。因為既有了正知見，且經過正思惟，便知道該如何將正見，運用、落實於生活當中。而能過著既合乎佛法，又利益眾生的生活方式─這當然是對根器好的才行，若根器差的就得條條規範。

於是從行為的調整，到妄念的收攝，而有「正念」和「正定」。

以上「正語、正業和正命」，雖是以正見、正思惟，調伏我們的三業；但卻偏重於身業與口業。因為身業較粗重，比較好控制─教我們不殺人，還可作到；但要我們不生氣，就很難了。口業其次，意業最難控制。因為動心起念一下子就現行了，來無影，去無蹤。

故我們先以正見、正思惟，來調伏身口二業，而有「正語、正業和正命」。其實對很多人來講，這就能在生活中，得到安定了─因為生命既有目標，生活也有準則，身心就應該已能安定下來。小煩惱還會有，但粗重的迷惑已不會再有了！

因此，從生活安定後，再進一步去調伏意業，調伏我們的動心起念，而有「正精進」。如我們動心起念時，皆能「與法相應」，即稱為「正念」。比如飲食，既不是不吃，也不是食而不知其味；而是雖吃，但不貪著其味，且把它當作藥來吃，這即是「正念」也。

最後，如我們的念起念落，皆能與法相應，即是「正定」矣！正定不是定在心一定境上，而是定在與法相應上。因此，一個真得正定者，即可照樣生活起居、照樣待人接物、照樣弘法利生。

這以思惟為基礎的修行方法，不止更清楚明白，也更能落實於生活當中。

所以我向來不強調「不思惟」，不建議修「直觀」；而是著重正知見的建立和迴向正念也。云何「迴向」呢？當我們覺察到：念頭已偏差了，即得將之迴轉到與法相應的方向。

我也提到，修定不是為了專注，而是為了幫助我們方便作迴向。因為修定的人，對自己動心起念的覺察能力，一定能更高；然後再判定它，合不合正念？若不合，要趕快調伏對治，以迴向到正念上。

對於「直觀」，以我們目前的程度，其實是用不上的。

因為無明未破，業障未消者，直觀也不過是業障現行而已！

其次，就「直觀」而言，以我們目前的程度，那用得上！為什麼呢？因為眾生既無明未破，業障也未消；若直觀也不過是「業障現行」而已！我們作個誇張的比喻：像羅密歐跟茱麗葉，他們不是以直觀而一見鍾情嗎？既非卿不娶，也非郎莫嫁。結果有什麼好處呢？羅密歐跟茱麗葉乃只是戲劇而已，你可以不信；但世間男女的戀愛，也好不到那裡去。故業障現起時，那力量非常大；你直覺得這個就對了，其實還都是錯的。

所以對於無明已破，業障已消的人，他們才可不用思惟，而任運直觀。至於我們，那有這種本錢。故修直觀者，也不過是「壓抑與模擬」而已！

壓抑者，就是把本來的習氣，稍微克制一下，讓它暫不起現行。模擬就是裝出一副聖賢的模樣。於是刻意修時，還有模有樣；待放鬆時，便就故態復萌也。

小結：要以思惟為入手方便，尤其以確立正知見為根本要務。

所以在修行上，我比較強調的是：要以思惟作為入手的方便，尤其要以建立正知見為根本要務。甚至我說：沒有正知見，即使參禪也不可能開悟的。歷史上，沒有正知見的引導而能開悟的，唯有釋迦牟尼佛。剩下的，如果無師承，大概都變成外道去了。

中國禪傳到後來，愈說愈狂，說不用看經，不用修定，只要參話頭，就可以頓悟成佛。結果是：頓悟的人愈來愈少，而著魔發狂者卻愈來愈多！

然後隨正見而有正思惟，隨正思惟而能將佛法落實運用於生活中。這時必身心更安定，福德也更圓滿。進一步更以禪修，去對治細微的妄想雜念，而能安住於正念中。其實這時，已趨近於解脫矣！

3.不思惟的統合作用

但是思惟作用，對大部分的人而言，力量是不夠的。云何不夠呢？

a.審而不恆

b.獨頭意識如冰山之一角

我們用唯識學的講法：第六識乃「審而不恆」也。審，是有思慮的作用；而不恆，是有間斷的。現在想，等一下可能就不想了；或者現在想這個，等下子再想那個。所以思緒是有間斷的，有間斷則力量就有限了。

其次，第六識比起第八識，就像冰山之一角。我們知道在海上的冰山，露出海面的，只是一小部分而已。故如只用第六識去思考，其力量是很有限的。尤其第六識，又有另個稱呼─獨頭意識。就是在同一時間內，只能現起一個念頭。這樣在作思惟、統合時，便得經常缺三漏四的，湊不起來。故除了少數的天才，一般人要作統合，是很不容易的。故對小問題，還用得上。對大問題，便欲振乏力矣！ 

如唯識學云：第七識既審又恆，力量更大。

為何是既審又恆呢？審，如前述是有思慮的作用。至於恆者，因第七識從生下來時，就存在了；一直到我們臨命終後，還是相續不斷的。所以既恆又審，力量比第六識大很多。

第八識恆而不審，雖不審卻是資料庫。

恆是種子既種到八識田中，原則上它就存在了；雖暫未起現行，但還是存在著。不審，是謂無思惟的作用。然雖無思惟的作用，卻是個資料庫，裡面蘊藏豐富。

故以第七識為主導，而來應用第八識的資料庫，便能兩全其美矣！

如何用？依鼓風爐的比喻，而得沈澱與結晶。

這怎麼說呢？在《阿含經》裡，有個「冶金」的比喻：在冶金時，首先得蒐集礦砂，然後將之放入鼓風爐裡，再用高溫去煉。煉了一段時間後，因高溫而使礦砂慢慢溶解了。溶解後，因比重的差異，或其它物理性質的不同；所以純金屬跟礦渣，就自然分離了。分離後，再降溫結晶，便能得到較純粹的金屬。

a.先以思惟為基礎而鳩集素材。有主題與意願。

故蒐集礦砂者，乃比喻：我們平常時，即以思惟的方法，去蒐集一些資料。當然所蒐集的資料，大部分都是有主題的。因此，首先因主題和意願，而進行蒐集資料的工作。

b.再以不思惟而作沈澱與結晶。還是有主題與意願，第七識與第八識。

然後放入「鼓風爐」裡，乃比喻：以內攝故，暫不再蒐集資料了。因為修定時，即不再與外界接觸矣！再用火加熱，乃比喻「修定」的方法。故火力愈大，即代表定力愈高。

火力愈大，才能夠把礦砂溶化掉。乃比喻在蒐集的資料裡，有的是切要的，有的是雜碎的。但經過修定之後，會在第八識裡，自作一番整理。且整理過後，便架構明朗也。

故不思惟者，其實只是單純的修定。因單純的修定，就能作沈澱與結晶。然在不思惟當下，其實我們內在裡，主題還是存在的。有主題，才能以之作核心而作整理也。

這主題跟禪宗所講的疑情，其實是有對應的關係。故有主題、有意願，才能結晶現形也。所謂意願，就是要突破它、整理它的意志。雖修定時，主題與意願未必顯現於第六識中，但事實上在第七識、第八識裡，都還是存在也。以都存在，所以才會自己做整理。所謂整理，乃因性質的不同，自然就分離出來了。
c.最後當結晶而起現形後，再以第六識的思惟作用，作瀏覽與確認。

所以整理，是在下意識中進行的；直到完成時，才會再現起於第六識中。

然雖現起時，已結晶成形了。但我們還是要用第六識，再加以瀏覽和確認；也許還會來個小修正。

於是下座時，便能胸有成竹，老神在在了。

所以，不管是佛法的疑惑，還是世間的難題，經過如此結晶現形後，再下座時，便能胸有成竹、老神在在了。因為該怎麼去面對、處理，心裡都很篤定矣！這是對功夫好的人而言。

這過程是先思惟，再不思惟，最後乃非思惟．非不思惟。類似黑格爾所謂的「正反合」。

所以這過程，其實有三個階段：第一、先以思惟，而蒐集材料；第二、再以不思惟，專心修定，而作沈澱與結晶；第三、既非思惟、也非不思惟。因為雖現起時，是不思惟的；可是還得用思惟，而加以瀏覽和確認。

這三個階段，乃類似黑格爾所謂的「正反合」。當然在黑格爾辯證法裡，「正反合」也不是一次就能圓滿的，而是需要不斷地修訂、再修訂，才能趨向於更圓滿。

故修行者，當愈修愈行；而非愈修愈不行。

故真修行者，當愈修愈行；而非愈修愈不行。不只佛法如此，世間法也如此。但有很多人，卻是愈修愈不行！何以故？

在這裡禪坐，雖腿也會痛，但忍一忍就過去了。於是坐幾支香，就吃飯了；再坐幾支香，又睡覺了。狀況好的話，還有禪悅和法喜；事實上，這種生活乃有點像天人的生活。

所以，有的人陶醉了，希望這種日子能綿延流長。但等禪期一結束，須回去面對原來的工作、原來的生活時，心裡就有夠無奈和厭煩的。這時，你豈非愈修愈不行呢？所以很多修定的人，既容易變成自我封閉，也容易變成性情暴躁。甚至就覺察能力與反應速度而言，都沒世間人好。真是愈修愈不行，但如用上所說「正反合」三個步驟去努力，絕對是愈修愈行的。

或問：如坐了很久，既不結晶，也不現形，又當如何？

有人說：聽起來真不錯，我也希望是這個樣子呀！可是我坐了七天，卻什麼影子也沒有。相信，在座很多都是這種境界。

答云：則以時間區分。前專心修定，後統理思惟。雖效果未如前佳，但也比只用思惟的方法，會好多了。

如是這樣的話，就只能呆板的用時間區分。在前半段是以不思惟的方法，而專心修定。但前提是：入禪堂前，已做好蒐集資料的工作。如果你的定功不好，則以前三分之二的時間，來專心修定。待後半段，或剩三分之一時，再來作思惟、統合。這雖還是思惟作用，但跟上座前，效果仍有很大的差異。為什麼呢？

第一、經過一段時間的修定後，妄想雜念當然會更少，故思考上就會比較有效率。第二、若有情緒者，乃更安平也。第三、就氣脈而言，坐了幾天之後，氣脈一定會比原來順。而氣脈順的話，在思惟上也會更有力。第四、雖然我們看不到結晶和現形，但事實上，這種作用還是存在的。

這對作開發企劃者，尤其有助益也。

相信！這對於各位，尤其是在負責產品開發的，或企劃專案的，都有相當的幫助。因為這些，都是相當花腦筋的。若年輕時，耗損過度，到年紀大時，就不堪負荷。所以，即使只是用不思惟的方法，而讓腦筋休息一下，也是好事！更何況，最後的成果還能比原來的好很多。

像我個人的習慣，碰到比較大的問題時，大概都是先上山去坐幾天。當然坐的時候，也會左想右想的；但還是以單純的修定為主。而後待自然現形時，便心定氣閒矣！

這乃是在「思惟跟不思惟」間，做好折衷與統合。相信不只對修行，會有很大的幫助；對日常生活中，也較切實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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